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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坠机身亡真相

戴笠 型是乘坐 号飞机被撞毁而身亡的。然

而关于撞机事件历来说法不一。笔者偶然在上海市档案馆

阅到当年在戴笠座机撞毁前原定驾驶这架飞机的飞行员赵

新披露其在飞机起飞前几分钟被突然撤换下来的一段内幕

资料，从而为事件真相提供了新的材料。

月年 日，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在空旷萧

瑟的北平机场向执意前来为他送行的一行人说了这样一句

话“：这是最后一次为我送行，下不为例。”戴笠深信麻衣相法，

他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日后竟被人视作了一种预示戴笠死期

临 语。近的 天后，戴笠便在神秘的空难中毙命。

月 日戴笠飞抵天津，当时带有两项任务：一是整饬

特务中利用肃奸进行贪污的现象；二是处 军副理国民党第

军长杨文泉在津纳妾一事。为处理这两项事宜，戴笠在天津

延迟到了 日。这时戴笠拟从天津再飞青岛会见正在那里

的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与其商讨关于邀请美国驻青岛军

舰协助蒋介石往东北运送军队、给养之事。但就在这天，戴笠

在天津收到了由他向时任东三省保安司令杜聿明谈起成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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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稽查处并推荐任稽查处处长的文强从东北发来的急电，电

文 月 日在北平白塔寺中和医院动手术，割说杜聿明将于

去左肾。电文建议戴笠借机前去探望。戴笠明白文强的用

意。杜聿明现 万，军统在东北地区的拥有美式装备的雄兵

活动有无杜聿明的支持是大不一样的。因此戴笠果断采纳了

文强的建议，遂有了他 月年 日夜的北平中和医在

院秘密之行。

北平东城灯市口大街同福夹道有一幢颇引人注目的楼

房，这幢楼房是接收 本航空株式会社”的，过去是军阀曹锟

的公馆。 年，直属于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的“空军空运大

队”第一大队第二、第三中队队部即设在这幢楼内，其驻防基

地在北平西郊机场。

月 日下午，从原国民党作战年 部队被抽调到

空运第一大队一个名叫赵新的飞行员在午后走进了这幢楼

内。他这是按例到队部值班室看任务派遣牌。

任务派遣牌上这样写着：飞机： 号专机，起飞时间：

月 日上午 时，航线：北平一天津一南京一上海，飞行员：

赵新 月 日早，冯俊忠。要求 时前做完飞行准备。

赵新的家乡在上海。他是在“八一三”日本军队登陆上海

年没时逃离家乡的。他已经有 有回上海了。思乡情切，离

开部队值班室后，立即去了东安市场，买了不少北平土特产和

工艺品。回到住地后，连夜装点好两个提包，打算驾机到上海

后分送亲友。

月年 日清晨，赵新全面检查飞机的每个关键

部位，以确保它启动后的绝对安全。赵新一共检查了两遍，直

到他确认每个关键部位已万无一失，这才拿起飞机记录簿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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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字交给了一旁的机务员。

时 分，赵新登上飞机，作起飞前准备。

赵新清楚地记得，当他在驾驶座上坐安稳后，伸出手正要

按下按钮启 时动发动机时，时钟正指向 分。也正是在这

时，他忽然惊讶地发现在机头左侧下方的滑行跑道上飞速驶

来了一辆吉普车，吉普车驶近时，赵新甚至都看得到吉普车上

的人在大幅度地朝他挥着手，那情形显然是有什么十二万分

的紧急情况要迅速传达给这位即将驾驶 号飞机升空的飞

行员。

随着吉普车的越来越驶近，赵新已认出向他挥手的人是

期毕业生，绰号叫小黑子的航校第 四川人张远仁。待到吉

普车在飞机旁嘎然停住，赵新便从飞机上探头大声问张远仁

是怎么回事。

“不要开机！有急事，队长让我来替换你！”张远仁在下面

大声向赵新传达。

赵新的眉额猛地起皱，情绪中明显地流露出了他对这一

临时变更命令的不满。当然，个中更多的因素是出于盼了多

年的平沪之行好不容易，刚刚盼来却又突然被取消引起的扫

兴和失望。尽管命令已下，但赵新还是忍不住问张远仁：“究

竟出了什么事？“”你快下来去见队长，见到队长你就知道了。”

这时时针已指向了 点。前来接替他的张远仁亦在频频催

他。赵新知道再在这里说什么已毫无意义，况且飞机起飞时

间已到，也容不得赵新多问什么了。军人的天职本来就是执

行命令。

坐在飞机上的戴笠 分钟内的对刚才发生在飞机起飞前

事情并不清楚，然而，这 秒时间内发生的故事决定了戴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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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天的飞行中必死无疑。

赵新回到队部找到了队长。队长对他说：“张远仁有急事

要去上海，就派他替换你了，很抱歉！以后还会有机会去上海

的⋯⋯再说，队里的飞行员都派出去了，你来当这周的值星官

吧。要注意派出去的飞机⋯⋯”

赵新事后总算明白被换下的真实原因

飞行员张远仁知道了赵新有去上海的飞行任务后，立即

去向队长送礼，要求把这趟飞上海的任务派给他。他向队长

坦言他知道上海近来黄金和美钞生意很好做，他去一趟一定

能发一笔不小的财，但这时队长却心生犹豫，因为他不得不考

虑张远仁的技术水平并不过硬。而张远仁显然也清楚队长会

顾忌到这一点，于是只见他不慌不忙地先提到了此次飞行上

海的这架飞机上的另一位有着丰富飞行经验的驾驶员冯俊

忠。接着又诡秘地看着队长说，请你也拿出点本钱让我带去

上海，保管也替你赚回一大笔线！

利令智昏的队长终于被张远仁说动，不再犹豫。接下来

号专机起飞前夕，连夜准备停两人在 当，决定由张远仁于

翌晨赶去机场，传达队长的紧急命令将赵新替换下来。

日上午，戴笠乘坐由张远仁和冯俊忠月年 驾

号专机从北平返回天津。在天津他没驶的 型 有过

多的停留继续登上飞机直飞青岛。戴笠决定，在青岛小憩一

夜，第二天上午直飞上海。据说与此同时戴笠还作出这样一

项指示：人下机，所带行装物品均不下机；飞机停在青岛沧口

机场，由军统青岛办事处主任派特务严密看守，以确保飞机安

全。然而尽管如此防范，传说中戴笠专机还是在这一地点这

一时间里被人混上飞机安放了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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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年 日上午，戴笠一到沧口机场即让机场和

数小时后他的专机将降落的上海龙华机场联系，得知上海天

气晴好只是下午可能有雨时，戴笠还是感到了宽慰，因为他认

定这对他的此次飞赴上海不至于构成威胁。但是沧口机场还

是根据航空气象的反映作出如此气候飞行会有危险的判断。

然而戴笠此时一意孤行，执意要当日赶到上海，只是为了防范

万一，他吩咐飞机师多多备足油料，一旦飞机因气候恶劣无法

在上海龙华机场降落就转飞南京，到那里先见过何应钦，然后

再飞返上海。

号专机从青岛沧口机场起飞以后不久即获悉上海气

候恶劣，且有大雨，着陆困难。 号专机于是飞向南京方

向。孰料到达南京上空，竟也遇上 时滂沱大雨。午后

分， 号专机电讯联络突然中断。地面多次呼叫也听不见

号专机的讯号了。原来飞机撞在山上，机毁人亡。

对于戴笠之死，赵新作出如是分析，这一分析也正好可以

结束本文：

“从张远仁和冯俊忠的飞行技术来分析，在一般气候条件

下飞行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冯俊忠年龄大，飞行经验丰富，

是能够胜任的。但他们都是在旧式的飞行训练中培养成才

的，缺乏科学头脑和先进技术的训练，尤其对利用无线电波、

单凭听觉的盲目飞行和利用无线电罗盘的定向飞行，他们全

都没有学过。张远仁只是学过些初步的穿云下降理论，毫无

实践经验。冯俊忠是广东航校的老前辈，凭经验飞行很出色，

一遇到要使用仪表、电波、无线电等设备来飞行，就有困难了。

他俩都未经过‘美国空军训练中心’严格的科学训练，因此不

可能操作好仪表，盲目穿云飞行，尤其对电波和无线电航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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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不会使用，一遇到气候恶劣等情况就缺乏应变能力，这就是

这次事故的必然性。作为空运队队长对此情况本该有所预

料，但他利令智昏居然怀着侥幸心理，利用自己的权力违反飞

行纪律，以命令方式随意更换既定的飞行方案，这亦是事故发

生的主因。”

至此，戴笠之死该真相大白了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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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钦差”李德怎么会当上“太上皇”

了解中国现代史的人，都会知道李德这个名字，这个共

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曾是中国红军以至中共中央的

“太上皇”，他给中国带来了一段荒唐可悲历史，当年险些断

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谁能想到，如今种种资料表明，当年

共产国际并未派出过这个“顾 年《传记文问 学” 》刊登

了卢弘的文章《洋钦差李德之 ”》披露了内情

李德怎么会到中国，这一直是笔糊涂账，就连李德的出身

来历，也有几个不同版本的回答

当年为李德作过翻译的伍修权说，他当时知道的情况是：

李德当年是个来自苏联的拿着奥地利护照的德国人。第一次

世界大战时是德军下级军官， 年被沙皇俄国军队俘虏被

流放到西伯利亚。次年十月革命胜利，他参加了新建立的苏

联红军，由于他当过兵打过仗，在苏军中颇受重用，一直晋升

到某骑兵师的参谋长。后来又进入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

军事学院深造，毕业后曾到苏联远东和中国东北等地活动，

年秋作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进入江西中央苏区。

中国党和军内多数人也是这么说的，美国名记者斯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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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兹伯里，在他们的有关著作中，基本上也是这一种说法。

然 年去世以后，德国和苏联分别发表了有而李德在

关他的经历及资料，却与以上说法大有出入。

这些材料说，李德 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城郊，在师

范读书时参加了革命活动， 年才应征当兵，不到一年大

战结束又回校读书， 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参加工人起义

和为“巴伐 年和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战斗， 年两次

被捕，第二次被捕后于　 年越狱成功，逃到苏联并参加了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年进伏龙芝军事学院，

年春毕业，同年来华。

这一说法主要来自德国的官方资料，应该说是比较准确

的。但是这又根本否定了当过俄军俘虏，参加过苏联红军，还

当过师参谋长等等说法。此说从何而来，现已无从查考，到底

如何，且当悬案。人们真正关注的问题是：

李德到底是怎样来到中国并成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

最早提出这一问题并有自己看法的是原中央军委副主席

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他于 年去苏联治伤养病

时，见到正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明，当面责问他说：

“共产国际是怎样决定（派）李德去中国的？你和李德事

先谈了些什么？为什么博古完全依靠李德指挥军事工作？”

王明听了马上声明说，李德去中国是由苏军总参谋部委

派的，他没有给过李德任何指示，共产国际也没有参与此事。

王稼祥说：“我断定这是鬼话⋯⋯除了由王明派遣李德，

不会有别人。把李德派往中国，美其名日军事顾问，实质是掌

握我党军权，此阴谋出之于王明无疑。（”见《红旗飘飘》第

辑，王稼祥：《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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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王稼祥是按照中共党内的传统观点这么说的，但是这主

要是一种推理判断，并没有拿出多少确切证据，倒是王明的说

法较有根据。当年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师哲老人，几十年后

的几次回忆，实际上印证了王明说过的话。师老先后对笔者

和陕西省党史研究者刘杰维说过内容相同的话。

“李德到中国去，不是共产国际派出的，也不是中共驻共

产国际代表团派去的，而是苏联情报机关派往中国东北去做

情报工作的。因为他是德国人，已占领中国东北的日本与德

国是协约国盟友，他作为德国人去活动会比较方便。”

师老一直不同意说李德是共产国际派去的军事顾问，认

为凡是这样介绍李德的，都是“重要错误”。不过他对李德到

底为什么又从东北到了上海，还当上了所谓的“共产国际军事

顾问”，也知之不详。

这个疑团竟被我无意中得到了一个旁证性的答案。

几年前，我为一位老同志整理回忆录。她在 年初曾为

共产国际驻上海的情报机构工作过，她的主要领导人就是苏

联著名的情报工作者、德国人佐尔格，他主持的上海情报组织

被称为“佐尔格小组”。我从那位老同志处知道了佐尔格其人

及其在华活动，又从一本关于佐尔格的传记作品中读到这样

几段：

年 月被国民党军佐尔格小组有两名成员于 事机

关查获逮捕，将要判处死刑。佐尔格了解到国民党方面只要

有钱就可以另行考虑，从宽发落，便密电莫斯科，请苏军情报

总部立即派专人送 万美元来上海，好营救被捕同志，打点国

民党方面。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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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上派两位德国同志担当秘密交通员。他们从北满地区出发，

佐尔格抢救战友生命的重要使命带上每人都为理查德 了两万美元

他们互不了解，都是由总部单独派遣的⋯⋯

党 布劳恩（即李德一引者龄都已十多年的德国共产党老党员奥托

西伯注）和赫尔曼 勒尔分别踏上了征途⋯⋯

这两位送钱的德国共产党老党员圆满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们的

艰苦任务，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将钱送到了目的地，交给了佐尔格。

在一本美国出版的《共产国际传记词典》上的“李德小传”

中，也说：

年 年，他（即李德一引者注）在上海遇见了给

苏联做情报工作的德国人理 佐尔格。查德

这些材料都表明，李德的到上海是与佐尔格，因而也是与

苏军情报总部密切相关的，他的真正使命，只是一个为佐尔格

送钱到上海来的“秘密交通员”，他的来华和到上海，与共产国

际和王明并无关系，他当时根本没有“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

身份。

那么，李德到底怎么由一个苏军情报部门的“秘密交通

员”，一下成为来自共产国际的“洋钦差”以至执掌中共中央军

事大权的“太上皇”的呢？

“佐尔格小组”在上海活动中，由于也用共产国际的名义，

与在上海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团经常联系。当时的中共中央

机关及主要领导人博古等，也还在上海，他们同共产国际驻华

代表团联系更多。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的请示报告，共产国

际对中央的各种指示，以及相互间的来往通信通报，都通过共

产国际驻华代表团进行。 岁就成为中共中央“第一把手”

的博古，更是不断来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团请示请教。因此，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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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领导人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团及佐尔格小组一直密切联

系。

李德在上海逗留期间，自然地遇到并接触了博古。博古

在苏联学习时，早就认识李德，这次是老友重逢，一个是他乡

遇故知，一个是本土逢故人，自然格外亲切快慰，当时王明及

共产国际总部，博古和中共中央机关，早就想对毛泽东进行排

斥打击。可是，中央苏区又几乎每天都有战争，不可一天没有

军事指挥，一旦把毛泽东彻底搞倒，一时还没有别人来接替

他。不料喜从天降，老朋友李德忽然来了，博古得知他已从伏

龙芝军事学院毕业，还是这所最高军事学府的高材生，又参加

训练过红军部队，是个科班出身的军事人才，甚至是不可多得

的军事专家，他便鼓动李德留在中国，帮助他指挥红军作战。

岁，正是血气方刚、踌躇满志之那年李德刚过 时，博古

的话不由使他心驰神往。但是出于组织纪律规定，就由博古

向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团作了请示。其实当时共产国际驻华代

表团内已有一位正式任命的军事顾问，名叫弗雷德。只是此

人显然比李德“官”大，博古同他与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尤尔特

商讨后，又由尤尔特将博古的建议发电请示共产国际总部。

几经周折，共产国际才复电表示，李德可以作为国际代表

团正式军事顾问弗雷德领导下的军事人员，在苏区了解并及

时报告情况。共产国际在回电中明确指示：李德“没有指示权

力”，并且一切都得听命于驻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及其军事

顾问弗雷德。李德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也承认并肯

定了这个事实。由此看来，他实际上是以一个联络员身份去

苏区的。

尽管李德不是直接由共产国际正式派来的，他却在博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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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团的合作导演下像模像样地打着共产国

际旗号，挂着军事顾问招牌，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军政舞台

上。

遗憾的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李德就把毛泽东、朱德

等人用成千上万人鲜血和生命浇铸成的中央苏区，搞得兵败

如山倒，失地如卷席！直到遵义会议，李德才不得不收场下

台。

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曾招呼周围同志，念博古是我国同

胞本党同志，对他批评要留有余地，别伤感情。但是李德不在

此例，对他不妨集中火力猛烈攻击。所以连也是从莫斯科回

来的张闻天、王稼祥等，以及一向宽厚待人的朱德和生性耿直

的彭德怀，都一齐指着李德的鼻子严厉批判和痛加指责。人

们从他的错误指挥到粗鲁作风，从他的纸上谈兵到妄自尊大，

进行了无情揭露与全面批判，最后一致同意把他轰下台。

这场“全党共诛之，全军共讨之”的批斗会，开得李德暴跳

如雷又无计可施。他满腹委屈地既是牢骚又是声明地说，自

己当时的所作所为连同其顾问身份，都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

请求”才干的，对于人们把一切罪责都加到他头上“实在受不

了”。连长期忍气吞声地为他作翻译的伍修权，后来也讲公道

话说：

“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

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国同志本身。”

既非中共党员，又非李德同胞的斯诺在访问过中共要人

以后，也不偏不倚地说：

“应该为李德说句公道话，他在江西应负责任的实际程度

可能被夸大了。实际上，他成了共产党为自己吃大亏进行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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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一个重要借口。他成了一个骄横跋扈的外国人，害群之

马，替罪羊；能够把大部分责任归咎于他，总是使人感到亏心

的事。”

斯诺又说“：无论如何（，李德的）这次经历是一个很好的

教训，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可以从中受益。把全面指挥

一支革命军队的大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这样的错误，以后大概

是决不会重犯了。”



第 15 页

薄 一 波 自 述

年 月出狱经过

在“文革”中“，四人帮”一伙制造的所谓 人叛徒集

团”曾轰动一时，许多无辜的人因之而受株连。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薄一波文集》收录有《在北平草岚

子监狱 年中的斗争 月出狱经过》兼答 一文，这是

薄一波同志在“文革”受审期间所书，他以当事人身份把所谓

的“ 人叛徒集团”真相披露于世， 年 期（学习》杂第

志率先刊登了此文，现摘录如下

两位红卫兵要我写出草岚子监狱（即“北平军人反省分

院”）的情况 年出狱的经过。我考虑过了，认为有必和我

要把这段历史写清楚，公诸于众。

在我还未来到这里以前，就看到过一篇红卫兵驻国家经

济委员会联络站油印的小传单，上面是一个集体的《启事》，在

（ 人：徐子文（即安子文）、周斌（即周仲启事》上署名的有

英）、杨仲仁（即杨献珍）、徐之荣（即徐子荣）、董旭生（即董天

知，已在抗战中牺牲）、张永璞（即薄一波）、刘华甫（即刘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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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夏维勋（即冼维勋，已在抗战中牺牲了）、冯俊斋（即马辉

之）。这个《启事》登在民国 月年 日、 日日和 月

的伪《华北日报》 上。

登《启事》是事实。当 年时（ 月下旬）被监禁在北

平西安门里草岚子监狱的政治犯，在这个《启事》上捺手印出

个人左右人狱的，不只上述 ，共有 。

登《启事》出狱，岂不都成了自首变节分子了么？不是，完

全不是。草岚子监狱是一个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场所。他们

的出狱，是经过长期残酷斗争的结果，是上级党组织的决定，

他们做得没有错。

这些同志从被捕入狱到根据党组织决定假自首出狱，有

一段曲折的斗争过程。

顺直省委和河北省委的大破坏

年 月，中共中央在 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

会。会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激烈，在继续批判李立三“左”

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又被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所统治。

会后，王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宗派主义的组

织路线，派遣许多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到各地去，对革

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 月，顺直省党组织进行所谓“改造”。

委（它管理的范围差不多是整个华北地区）遭到了大破坏，

多人被捕。省委机关遭破坏后，中央又陆续派来一批人重新

组建了河北省委。省委机关随后迁至北平。当时，党内情况

仍很混乱，新来的人跟下面不联系或联系不上；原来的人有的

对六届四中全会极度不满，有的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都不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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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工作。而北平基层组织又与党失掉了联系，单独活动。就

在这个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

作的顾顺章于 月在武汉被捕叛变，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

员会主席的向忠发 月在上海被捕叛变，给党造成了很大损

失。 月份，河北省委又遭到大破坏，由于出了很多叛徒，破

坏的面特别大，包括天津、北平两个市委的人员在内，不到一

个星期的时间，被捕入狱者达 多人（其中有些不是共产党

员）。我就是在这一次省委遭大破坏中，被叛徒廖划平出卖而

在北平被敌人逮捕入狱的。

在伪北平宪兵司令部拘押期间

伪宪兵司令叫邵文凯，自称是东北军的“革新派”。这里

纠集了一批共产党的新老叛徒和国家主义派组成的审讯团，

专门对付共产党和抗日青年。省委第二次大破坏就是他们搞

的，被捕的人全部关押在北平东城帽儿胡同看守所。

审讯团对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采取突击审讯的办

法，要你立即“转变（”即叛变），立即供出组织关系，立即破获

共产党机关和逮捕共产党员，三个“立即”做到了，就让你加入

他们的“青年爱国组织”，从事反共事业，也叫做给以“出路”。

在头一周内，敌人的办法从表面上看来是“成功”的，那些

对党不满的分子，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分子，在敌人的这一猛击

之下就立即“转变”了，叛变者多是中央新派来的人，而其中又

多是留苏学生，他们的叛变又影响一些其他的人，一时就形成

了所谓叛变浊流。

伪宪兵司令部的看守所是把一幢大房子隔成 间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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